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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世界级企业何以被这片园区吸引

普陀这条“10亿元街”，真不是噱头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

“疫情形势最严峻的时候。
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战情室进

行评估并计划后备方案， 打算
一旦中国疫情加剧， 就把一部
分供应链转到国外。”在科尼起
重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长办公室里， 陈清波董事长回
忆起 2020 年春节前后的这段
时期：就在那间办公室，他度过
了很多个煎熬的日夜。

作为工业起重机和港口机

械领域的世界级巨头， 科尼年
均产值达到 250 亿到 300 亿人
民币， 而中国区就贡献了其中
1/10 的产值。 一旦工厂受到疫
情影响停工停产， 造成的损失
将难以估量。

“但园区大力协助我们第
一时间恢复生产， 包括物流系
统， 都基本能满足国外供应链
体系了， 总部就把这个转移计
划向后推移了。后来，国外的疫
情反而加重， 中国因此成为最
大的供应链支持。 我们不但保
住了这个根， 还进一步提升了
自己在全球业务中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科尼（上海）在世界
范围内提供了一个疫情期间将

危机转化为机遇的经典实例。
而陈清波所说的 “园区”，

就是坐落在普陀区桃浦镇的上

海未来岛高新技术产业园 （以
下简称“未来岛”）。沿绥德路西
行， 从祁连山南路到外环高速
大约 1 公里左右的这段马路，
被称为“10 亿元街”，沿路汇聚
了包括科尼起重机、 施耐德电
气、 索雷博光电等众多世界智
能制造头部企业， 每年产税超
过 10 亿元。

然而这片园区并非起步便

风头十足的，而是正相反。在未
来岛诞生之始， 因为地理位置
不具优势， 建园初期税收不足
200 万元。20 年后的今天，园区
产税企业已突破 800 家， 累计
上缴税收突破 130 亿元。 科尼
和施耐德都是第一批和园区签

约的企业， 作为世界级的老牌
企业， 他们在当时看中了几乎
一无所有的园区哪些特质？ 此
后又是为什么选择留下， 并一
再延长租期？ 晨报记者近日走
进园区，探索其中的答案。

后 记

在这次走访未来岛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种企业和园区之间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生态体系。 作为园
区方，未来岛为这些企业提供优惠的房租和贴心的配套服务，而企业们则带来税收和先进的经验。

以科尼为例，在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前，中国起重机主体标准其实还是沿用苏联 60 年前的那一套。 科
尼进来后，让中国整个行业的技术、产业能级实现了质的飞跃。 而确保这一切得以实现的，正是未来岛园
区。企业愿意留下来，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优惠政策。正像科尼老总陈清波说的，可以提供优惠政策的园区
有很多，但能提供这种质量的服务的园区在他看来也许只有未来岛。

未来岛园区党委书记、董事长钱世嵘说，“园区始终牢固树立‘团结、创新、实干、高效’的理念，时刻提
供‘人靠谱、事办妥’金牌‘店小二’服务，坚持发扬以‘四到’换‘四心’，用‘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
说到做到’的服务精神，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放心、发展更顺心、扎根更安心。 ”

20 年间，园区在成长，企业也在壮大。 孙哲说，施耐德厂区后面还有一些空地，他们正在和园区沟通，
怎么把这块空地利用好。因为不光是物流，还有工厂，施耐德正面临着业务不断扩大的挑战。怎么在有限的
园区里把地都利用好？他们正考虑再建一个工厂或物流中心，但怎么建，怎么设计，接下去还要和园区进行
深入的探讨。

园区需要企业，企业也需要园区，这是一种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依赖。

作为一家有 200 多年历史的
芬兰老牌企业，科尼起重机设备进
入中国市场却是本世纪初的事情。
陈清波回忆，自己入职科尼的

时候，公司只在桃江路芬兰领馆附
近设了个办公点作为商务代表处。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
历史性事件让科尼总部下定决心正
式进入中国市场。
“我们当时已经预判了中国 20

年后的样子。中国的人口红利以及国
家的主导性行为肯定会形成大规模
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投资的平台建
成后，肯定会有很多外资生产企业进
来，这是全球产业转型的一个趋势。
而我们作为起重机设备制造商与服
务供应商，肯定会得益于中国大规模
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科尼当时的产品价格是国内同

类型产品的 5到 10倍。“如果从当
时的角度来看没人会买，但我们看
到了趋势。”陈清波说，“随着整个

中国的经济体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对于高档产品的需求肯
定会持续增长。我们当时甚至考虑
过，前面七八年不盈利都不要紧，我
们都有耐心等。”

然而，科尼进入中国的第三年
就实现了盈利，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未
来岛园区。陈清波说，这和园区的配
套服务是分不开的。他还记得自己第
一眼看到的未来岛，“附近基本都是
农田，什么都没有。”当时是2001年
年底，科尼已经确定要将中国的第一
家工厂建在上海，他们同时考察了几
个园区。“这里还刚刚起步，看到园
区当时的外部环境，我们是有些担忧
的，但他们管家式的服务打消了我们
的顾虑。我们和未来岛签订了合作协
议，成为最早在这里建起厂区的企业
之一。”包括陈清波在内的最早一批
科尼人当时只拿着份计划书就来了，
“什么都没准备，而园区帮我们把一
切都解决了。”

科尼刚入驻园区时不满 20
人，待第三年实现盈利时已有 200
多人。如今他们走过在中国的 20
年发展之路，全国范围内已有三个
工厂和 1200 多名员工。

20 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帆
风顺。“偶尔出现一些问题，总有园
区做我们的坚实后盾。”陈清波感
慨，“比如我们高速的增长意味着
用电负荷很大，前几年电力发生一
些紧缺，园区在紧急情况下会拉来
临时的发电设施确保我们的生产正
常进行。”
而未来岛在疫情期间给予他们

的帮助后来被证明是尤为重要的。
“去年 3月，我们是第一批复工复
产的企业，而这对于园区的防疫条
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口罩为例，
当时全国口罩紧缺，而我们工厂的
性质决定了员工一天要换两三只口
罩，几百名工人一天就要消耗逾千
只口罩。园区很好地解决了我们的
口罩需求，其他的防疫用品也一步
到位，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加
班加点追赶进度，后期我们反而成
为确保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基石。”
当时的情势其实十分紧急。作

为全球三大供应链基地之一，科尼
（上海）一旦供应链中断，将严重
影响全球业务。所以他们成立了战
情室，评估情况之余也计划将一部
分供应链向外转移。“不能就这样
干等着，我们当时已经在印度、土
耳其临时找了二十多个战略采购
的专家，真的是准备向外转了。”陈
清波说，“好在后来疫情没有进一
步扩大，但当时仍然处在一个极度
不确定的时期，我们能否排除一切
不利条件尽快复工复产，主要是看
园区能否急我们企业所急。他们不
但提供了防疫物资，也免除了我们
一部分租金。后来又为我们工人连
夜赶进度提供了不少便利。我们保
住这个根，不仅是靠全体员工齐心
协力，园区的支持配套也是非常关
键的。我们在临港和江苏也有工
厂，但未来岛的工厂是第一家复工
的。”
得益于及时恢复生产，去年科

尼（上海）的业绩和疫情前持平，而
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则实现了两位
数的增长。陈清波感到，园区在疫情
期间对科尼的支持，是他们 20 年
间的一个缩影。和科尼一样，施耐德电气也是

第一批入驻未来岛的企业。如今，施
耐德电气已有三家工厂以及一个物
流中心落在园区内。近日，桃浦镇党
委书记吴晨海来座谈，施耐德向吴书
记报告好消息，他们今年又达到了两
位数的税收增长，众所周知，在疫情
期间实现逆势上涨是尤其困难的。当
然，这离不开园区对他们的支持。
孙哲是一名在施耐德工作超过

12年的老员工，他最早在施耐德工
厂工作，2015 年转岗到了物流中
心。去年 5 月起，开始担任施耐德
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的华东区物流总监。孙哲告诉我们，
他和很多企业管理层面临着同一个
难题，即如何留住人才。在这点上，
园区助力很大。
“自从接手后，我最大的感受

是未来岛很为企业着想，他们经常
来询问我们有哪些困难。施耐德有

很多年轻员工，包括不少高等学府
毕业的海归，怎么留住这些人才，对
我们是现实的问题。”
而留住人才的第一步，是让他

们可以真正做到安居乐业。园区协
助企业高层落户、帮助老外及时拿
到工作许可以及为他们介绍住所。
除了这些“常规动作”之外，园区每
年还为企业申请住房补贴。他们帮
助施耐德公司申请到每年 30 个住
房补贴名额，这些员工每个月都能
享受到一定的补贴，此举在很大程
度上帮助公司更好地留住了人才。
施耐德需要人才，不仅是白领，

也同样需要蓝领。孙哲表示，要吸纳
高质量的工人，还需要通过未来岛
园区来搭建桥梁，通过桥梁连接相
关职业技术学校，推荐更多的合格
蓝领，让企业在发展中有更多新鲜
血液。而这正对应了园区最近提出
的“最后一公里路”的概念。

未来岛已走过 20 年的发展之路

陈清波在办公室里回忆疫情最紧急的时刻 孙哲介绍园区对施耐德电气的帮助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陈征

普陀区桃浦镇藏着一条“10 亿元街”


